
独家披礴

五是查出潜藏在俘虏中的秘密通讯工具和秘密电台 ;六是收

缴对敌联络工具
,

如信号枪
、

点明火
、

反光镜等 ;七是处理不

遵守战俘条例
、

打骂和搜刮俘虏财物者
。

第三天上午
,

我军沿清川江东侧河岸设置了长达两里的

警戒线
,

600 名警卫战士和百名押俘队员全副武装站岗警卫
,

俘管团王团长通过翻译大声调动各 中队
、

小队俘虏列队
。

葛

奎武政委走到河边的一个高台上讲话
,

为维护志愿军的军

威
,

那天他特意穿着一身将校呢制服
,

脚穿一双高筒皮靴
。

他

的第一句话是
“

战俘先生们
,

你们辛苦了 !
”

真诚的问候和宏

亮的声音顿时使会场鸦雀无声
。

他阐述了七项决定的意义后

说
,

再步行300 里即可抵达辑安战俘管理营
,

为保证全体战俘

能安全到达 目的地
,

要求
“

战俘先生们
”

协助俘管团查出给敌

机打信号的败类⋯⋯葛政委的话很快就产生了效果
,

绝大多

数俘虏都对给美机打信号的败类表示了反感
。

有一名俘虏还

单独找所在中队长坦白交待称
: 沙里院那次事件

,

他也想给

敌机打信号
,

杀伤俘管人员 ;并在行军途中曾向敌机打过两

次信号
,

致使俘管人员伤亡十几人
,

而俘虏也伤亡五六人
。

他

说他十分内疚
,

此后再也没有跟美机联络
。

他还说
: “

与你们

相处几十天
,

你们处处以诚相待
,

不歧视俘虏
,

不虐待俘虏
,

还竭尽全力照顾俘虏
,

使我深受感动
。 几

我几次想坦白交待
,

可

又怕俘虏骂我
,

还怕你们枪毙我
。 ”

中队长问他
: “

那你为什么

又来坦白呢 ?
”

俘虏说
: “

前来投诚
,

请求保护
。 ”

中队长向葛政

委
、

王团长汇报后
,

两位首长认为他主动坦白认罪
,

将来会从

轻处理
,

并让转告那名俘虏放心
。

各中队俘管人员当场收缴刀具
、

凶器
、

枪械和反光镜
、

通

讯联络工具等各种器械
。

谁知收缴工作刚一开始
,

抵制和反

抗就接睡而至
,

有一名暗藏手枪的少校飞行员说什么也不

交
,

并说那枝手枪是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奖给他的
,

即使枪毙

他也不交
。

有名黑人军佐听不过去
,

给他讲道理
,

他不但不

听
,

还将该军佐拳打脚踢了一顿
。

我们对这样行凶作恶的俘

虏当然不能置之不理
,

除强迫他交出手枪外
,

并命令他向那

名军佐道歉
,

否则严格执行战俘管理条例
。

这名待人粗暴的

少校色厉内巷
,

最后一一照办
,

可我们还是关了他4天禁闭
。

经过细致的工作
,

我们动员俘虏们先后交出所有的不锈

钢片反光镜
,

同时还交出信号枪8枝
,

微型手枪5枝
。

我们西线志愿军战俘管理团于 19 51 年5月从前线 出发
,

行程 1700 多里
,

终于7月下旬平安抵达辑安中国人民志愿军

战俘管理营
。

一路上
,

我们在与敌对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
,

也

与许多战俘结下了友谊
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
,

许多战俘被

遣送 回美国时
,

还给辑安战俘营来信
,

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优

待和照顾 ;另有一批战俘不愿回国
,

申请居留在中国的东北
、

上海和北京
。

(天津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)

责任编辑 葛苑生

在援建

接受任务

1 9 7 3 年8 月2 日
,

空军二 十一师政委

王 一平告诉我
: “

军委空军来 了命令
,

要

你在三天 内到总部领受援外任务
。 ”

我当

即以军人的坚定态度满 口答应下来
。

虽

不知是去哪个国家
,

但仍让我兴奋不 已
。

这 时出国还是件稀罕享
,

在许多人眼里

是
“

美差
” ,

可以开阔眼界
。

当时
,

我任该

师政治部副主任
,

师政委与我谈话后
,

我

立即与接任的同志进行 了工作 移交
,

并

于8 月5 日从部队驻地牡丹江 市乘火车赶

赴北京
。

次 日
,

我和先期到达的空军某师

师长在晓光一 起走进空军首长办公室
。

进去后
,

首长开门见山地说
: “

请你们来

是为了交给你们一 项既光荣又艰 巨的任

务
。

国务院决定为友好 国家
—

坦桑尼

亚培训一支空军部队
。

这项任务就由你

们组成的空军专家组完成
,

直到他们能

够胜任 四种气象条件 (昼间一 般气象
,

昼

间复杂气象
、

夜 间一般气象
、

夜 间复杂气

象 )下的飞行训练和作战任务为止
。

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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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桑 尼亚

空军 的 圆子里
口 赵恒安

整的
,

也是不公道 的
。

他不辞劳苦

地到上百个 国家游说
。

坦桑尼 亚

常驻联合 国代表也多次在联合 国

的讲坛上慷慨陈词
,

为中国 申张

正义
。

所有这些
,

我们是不会忘记

的
。

现在请你们 以最精湛 的技术
,

最好的质量
,

尽快地把该国的空

军培训出来
,

以实现毛主席
、

周总

理的心 愿
。

祝你们成功 !
”

空军首长与李跃文大使 的谈

话
,

使我们进一 步认识 到完成援

建 坦 桑尼 亚 空军 任 务 的重大 意

义
。

大家纷纷表示
,

一定不辜负党

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
,

决心 发

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
,

克服一切

困难
,

圆满完成任务
,

为国争光
。

19 74 年
,

本文作者赵恒安 (左 )与谷晓

光师长在 中国驻坦大使馆 内合影

系和影响
,

要我们脱去军

装
,

换上 中山服
,

出国护照

上也隐去了部 队的职务
,

改

为中华人 民共和 国政府 官

员
。

空军机关也从空军各部

队抽调 了政治可靠
、

思想

好
、

技术精湛的飞行
、

机务
、

通讯
、

雷达
、

后勤保障和翻

译等8 0余人
,

组成中国空

军援坦专家组
。

经过半个月

的集训和筹备后
,

我和在晓

光及 1 2名飞行教 官乘国际

航班
,

先期抵达坦桑尼亚 首

都达累斯萨拉姆
,

其他人 员

和援坦物资分乘中国的
“

耀

华
” 、 “

明华
”

两大轮船也陆

续到达了
。

中国驻坦桑尼 亚 大使

席
、

周 总理对此非常重视
,

已和坦

桑尼 亚 总统尼 雷尔签订 了不公开

的双 边协议
。

这是 一项重要 的军

事任务
,

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

务
,

它关系到国际声誉
,

只能做

好
,

不能出任何差错
。 ”

空军首长

简明扼要地交待 完任务
,

当即任

命往晓光为 中国空军援坦专家组

组长兼飞行专家
,

任命 我为副组

长兼政工专家
。

外交部的同志考虑到 国际关

李跃文亲切地接见 了我们
。

他详

细地介绍 了该 国的国情
、

民俗及

援坦 的特殊意义
。

并深情地说
:

“

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比较 困难
,

国力还不强的情况下
,

拿出这 么

多人力
、

物力援助坦桑尼亚
,

其 重

要性可见一斑
。

中坦 两国有着深

厚的友谊
,

联合国在未恢复中国

合 法席位之前
,

尼 雷尔总统就 多

次提 出 : 把爱好和平 的中国排 除

在联合国之外
,

联合 国就 是不完

不负重托

坦 桑尼 亚 总统尼雷尔极 为重

视 空军的组 建与训练
,

他下令从

全 国的军队中挑选具有大专 学历

的军 官作 为飞行
、

机 械
、

军械
、

无

2 3

健吸翻团皿绪翻留翻困



独家披工

线电
、

特种设备等方面的学员
。

由

于这些官员文化水平高
,

接受能

力强
,

这就为我们搞好培训打下

了坚实的墓础
。

紧张的训练开始以后
,

遇到

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
。

坦

桑尼亚 过去为英国的殖 民地
,

官

方语言是英语
,

民间则是斯瓦西

里语
。

从 日常生活到军事训练
,

全

靠人数不多的翻译进行 交流是远

远不够的
。

为 了更好更快地开展

工作
,

我们 要求全体专家拜翻译
、

坦方学员为师
,

随时随地学习一

些常用的当地语言
。

经过一段 时

间的学习
,

大家逐渐掌握 了当地

的 日常用语
,

在与坦方学员交流

时
,

连说带比划
,

既加深 了彼此的

感情
,

又促进了训练工作的开展
。

遇到的第二个 困难
,

也是最

大的困难
,

就是飞行安全问题
。

空

军是个集多学科
、

高科技于一 身

的兵种
,

从机 务
、

通 讯
、

雷达
、

油

料
、

导航 设备
、

气象
,

到驾驶 员的

身体
、

心理 等诸方面
,

环环 相扣
,

一点也马虎不得
。

稍有不慎
,

便会

造成机毁人亡
。

为此
,

世界各国在

衡量一个飞行部 队的成绩和素质

时
,

都是将飞行李故的多少作 为

主要标准
,

具体地说
,

就是看一个

飞行部队每飞行一 万 小时
,

发生

几次事故
,

通称为飞行事故万 时

率
。

如果在援建工作中发生飞行

事故
,

既影响国威军威
,

又无 法向

坦桑尼亚 朋友交待
。

外享工作无

小卒
,

专家工作的好坏
,

不仅是个

人荣辱的事
,

更重要的是代表 国

家和军队
。

为了确保飞行安全
,

既快又

好地完成培训任务
,

我们采取 了

以下措施
: 一 是和坦方空军负责

人协商
,

根据《飞行 训练大纲》的

要求
,

制定 了循序渐进的训练计

划
,

并分 门别类
、

约定俗

成地结成包教保学对子
,

根据不 同专 业
,

每位专家

负责包教几人
、

几十人
。

二是突 出重点
,

全力 以赴

抓 好飞行 教官与飞行 学

员的包教保学训练
。

我和

在晓光天 天 泡在训练场

上
,

与大家同吃
、

同住
、

同

训练
,

观察着每个学员动

作要领是否准确无误
。

每

周定 期召 开 中坦双 方领

导人员碰头会
,

对一周来

的飞行情况进行 总结
、

讲

评
,

对下周 的训练课 目和

进度提 出具体意 见和要

求
。

在晓光是位有着近 3 0

年飞行历史的全天 候飞行 员

197 4 年作者在中国驻坦大使馆 内留影

训练 中他处处 以身作则
,

言传身

教
,

始终坚持地面苦练 与空中精

飞
,

安全 飞行达4 0 0 0 多小时
,

为

全体飞行教 官与 学 员做 出 了榜

样
。

三是运用我军政 治工作 的优

良传统
,

不断激发坦方学员的 自

尊
、

自强
、

自立精神和学习积极

性
。

坦桑尼 亚过去没有空军部队
,

只有规模不大 的民航机构
。

由于

殖 民者 的种族歧视政策
,

民航的

飞行员
、

机械师等技术性强的工

作均由白人担任
,

本 国的黑人只

能做些粗重体力活
。

而 中国帮他

们培训的空军部 队
,

上至 司令
,

下

至各级干部
、

飞行员
、

技术人 员和

专业士兵等
,

全是 由本国军人承

当
。

在训练过程 中我们常讲
“

坦桑

尼亚人 民勤劳
、

智慧
、

勇敢
,

完全

有能力建设好一 支 强大的空军
”

的道理
,

以此激励坦方学员的民

族 自尊心 与 自豪感
,

从而 调动他

们 的学习积极性
。

四是及时化解

矛盾
,

将 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
。

尽

管我们从飞机
、

通讯器材
、

雷达和

配套设备等方面都提供无偿援助

的
,

我们 的教官都非常尊重坦方

学员
,

但教 与学本 身就是一对矛

盾
,

加之习俗各异
,

教 官与学员之

间发生 一些误会 是在所难免的
。

一次
,

坦方的一名机械师学员
,

在

安装飞机发动机操作程序上 出现

了错误
,

我机务 专家发现后 当即

指出并令其纠正
。

这名学员产生

了误会
,

认为中方教官不相信他
,

思想上有了抵触情绪
。

后来
,

这名

教 官讲课 时
,

该学员不愿 听讲
。

了

解到这 一情况后
,

为避免再发 生

类似的误会
,

我找坦方有关领 导

说 明了情况
。

坦方领 导立 即召集

学员开会
,

使这 一 问题得到 了及

时解决
。

在此后的训练 中
,

曾发生

过 三次险情
: 一次是天 气突变

,

一

次 是地 靶射 击 飞机俯冲 改出过

低
,

一次是编队距 离太近
。

由于我

们的教官发现及 时
,

指挥得 当
,

加

之学员处理果断
,

避免 了严重事

故的发生
。

非洲四季不分 明
,

只有旱季

和雨季之别
。

在旱季很少 见到雨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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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; 而在雨季
,

天 气却变幻莫测
。

这给飞行训 练带来了很大 困难
。

一次
,

开飞 时还是晴空万里
,

飞机

已起降数批
。

突然 间狂风骤起
,

乌

云 翻滚
,

一 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
。

可此时
,

空 中还有 5架飞机在执行

训练任务
。

在这危急时刻
,

茬晓光

冲进 飞行指挥塔 台
,

从坦方指挥

员的手里抢过话筒
,

有条不紊地

指挥引导飞机返航
。

就在瓢泼大

雨降下前的一刹那
,

5架 飞机先后

顺利着陆
,

大家悬着的心这 才放

了下来
,

在场的 中外人 员无 不啧

啧称赞
。

勤俭节约
、

艰苦奋 斗
,

是我军

的光荣传统
。

我们将这一传统也

带到 了异国他 乡
。

起初
,

坦方学员

不爱惜装备器材 的现象很 普遍
,

就是我们新 出厂的汽车
,

他们也

嫌笨重落后
,

多数只跑 了几百里
,

就弃之不用
,

扔在野地里任凭风

雨剥蚀
。

针对这些情况
,

我们在讲

课和交谈 时
,

反复 阐述 了旧中国

饱 受帝国主义的侵略
,

贫穷落后 ;

新 中国建 立 后 我们 如 何发 愤 图

强
,

自力更 生
,

厉行 节约
,

勤俭建

国的经历
。

坦 方朋友听后很 受感

动
,

他们说 : “

我们也 曾遭受过同

样经历
,

可是疮疤还未好就忘 了

痛
。

中国在不富裕 的情况下
,

拿出

这 么多物资援助我们
,

我们却这

样浪费来之不易的东西
,

实在是

对不起中国朋友
。 ”

从此
,

他们加

强了对飞机
、

装备 的维修和保养
,

逐 渐养成 了爱惜 零 备件 的 新风

尚
,

被弃置不用 的汽车
,

经过检修

也投入飞行训练 中
。

这 次援建坦 桑尼 亚 空军
,

是

我国援建坦赞铁路后 的又一重大

举措
,

整个任务包括修建飞机场
、

无偿援助飞机以及 与飞行相配套

的全部设备
。

全体专家肩负着祖

国人 民的重托和期望
,

在施教工

作 中
,

个个使 出浑身解数
,

把 自己

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

坦桑朋友
。

同志们 冒着非洲的炎

热酷暑
,

克服种种 困难
,

历经 8年

时间
,

专家们 三次轮换
,

终于建成

了坦 桑尼 亚 的 一 支 强大 空军 部

队
。

友谊长存

1 9 7 6年 1 2 月6 日
,

尼雷尔 总

统率军政要员亲临机场视察空军

部队
。

我们专家组列队迎接
,

在晓

光首先 向尼雷尔总统汇报了飞行

员的培训情况
,

接着进行 了飞行

表演
。

当尼 雷尔总统看到高难度

的高
、

低 空特技飞行表演和整齐

的编 队 队形 以及命 中率极 高的
‘

空
、

地靶射击后
,

激动地对他们 的

飞行 员说 : “

你们永远不能 忘记
,

是 中国朋友给你们擂 上 了翅膀
,

是 中国人民给你们的制空权
。 ”

他

又 面 向中国 空军专 家们 说
: “

中

国
,

只 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才能给

我们真诚无 私的援助
,

只 有毛泽

东主席
、

周恩来 总理和 中国人民
,

才是坦 桑尼 亚 人民忠实可靠的朋

友
。

我代表坦桑尼 亚政府和人 民
,

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 的感

谢
,

愿坦 中两 国人 民的友谊万古

常青
。 ”

成群结队的飞机翱翔在万里

蓝天
,

这极大地鼓舞了坦桑人民
,

也轰动了周边国家
。

与坦桑有摩

擦的乌干达总统惊呼
: “

非洲的政

治军事态势需要作重 新估价
,

必

须采取适 当措施
,

以应付 变化 了

的形势
。 ”

坦桑尼亚的友好邻邦赞

比亚 总统卡翁达则兴奋地说
: “非

洲人民终于看 到了由非洲人驾驶

的飞机了
,

这是非洲人 民的骄傲
,

也是非洲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象

征
。 ”

1 9 7 7年 1 0月
,

我和部分专家

奉命轮换回 国
。

坦桑尼 亚 国防部

为此召开 了隆重 的欢送大会
,

双

方难舍难分的场面实在令人难以

言表
。

欢送大会进入高潮时
,

坦桑

尼亚 国防部长亲手将坦桑尼亚 国

防军军徽赠送与我
,

将印有军徽

的军旗分赠给其他 专家
。

然后他

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
: “谢谢专家

组 的朋友们
,

谢谢伟大 的中国人

民
,

祝坦 中两军的友谊永存
。 ”

2 0 多年过去了
,

我一 直珍藏

这枚军徽
,

它饱含着专家们 的心

血和汗水
,

象征着 中坦两国人 民

的友谊
。

程士贵 整理

坦桑尼亚 国防军军徽


